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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戏曲对莎剧《麦克白》的改编演出

王永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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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百余年来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被搬演次数最多的

外国戏剧之一。在这些演出中，中国戏曲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演出

成为莎剧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鲜明的特色，十分引人注目。这些

戏曲剧目改编演出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

王》《麦克白》((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威

尼斯商人》((冬天的故事》((维洛那二绅士》《无事生非))等多部作品，

涵盖了京剧、昆剧、越剧、粤剧、)llJN、沪剧、花灯戏、二人转、豫剧、丝

弦戏、东江戏、潮剧、黄梅戏、婺剧、徽剧等十数个剧种，显现出了_一派

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其中，对联麦克白》进行改编演出的戏曲作品数

量最多，包括昆剧《血手记》《夫的人》；京剧《欲望城国》《乱世王))；

婺剧《血剑))、越剧《马龙将军》、川剧《马克白夫人》、粤剧((英雄叛

国》、徽剧《惊魂记》等，于中不乏优秀之作。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麦克白》的中国戏曲改编演出中，我们可

以看到莎剧是如何呈现于中国戏曲舞台的，进而也可以窥见外国戏剧

的中国戏曲改编的一些共同特征。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_，以其扣人心弦的故事和

深刻复杂的人物形象塑造著称。莎士比亚在剧中描写了-一个高贵的大

将麦克自如何在野心的诱使下一步步走向夺取王位的不归路，最终身

败名裂。麦克白的悲剧是发人深省的，他的故事具有普遍意义。

将莎士比亚戏剧以中国戏曲的形式加以表现，并不是一件易事，需

要克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目前外国戏剧的中国改编中，创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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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大致是这两种方法：要么是用“中

国化”的改编方法，将人物、时间、地点、

风俗习惯等全部或基本上改成中国化的；

要么是用“西洋化”的改编方法，一切都按

照莎士比亚原作进行。从莎剧的戏曲改编

的情况来看，显然采用中国化的改编是主

流。((麦克白》的戏曲改编全部采用“中国

化”，故事变成了中国故事，人物是中国人，

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上，穿戴、习俗、说

话方式都符合中国的特征，故事的中国化

不是改个中国名字这样简单，而是要把相

应的社会环境、具体的地域背景都做相应

的改动，这样才会让人信服。

“中国化”的改编，首先是要将叙事

方法中国化。中国戏曲是在中国的土壤中成

长起来的，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_一

套自己的叙事语汇，中国戏曲注重故事的

完整性，喜欢故事的曲折多变，在叙事中

多采用“—砂广·事”的结构方式，故事通常

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展开。

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故事，本身便

是一个波澜起伏，甚至有几分诡异的故

事，全剧的线索比较简单，麦克白这条主线

得到了充分的突出。这些都是和中国的传

统叙事方式较为契合的地方，为中国戏曲

对此剧的改编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昆剧((血手记》便讲述了一个很中国

化的故事。剧中将麦克白改名叫马佩，他是

郑王的将官，由于平叛有功，得到郑王的奖

赏。但马佩觊觎王位的野心却开始滋生。

在郑王宿于马府之夜，马佩夫妇阴谋杀死

了郑王，获取了王位。为了巩固王位，马佩

大开杀戒，引发众怒。复仇大军压境，马佩

夫妇战败身死。此剧将剧情移置到中国，情

节与莎剧大体相同，全剧紧紧围绕着马佩

弑君夺位的活动展开，分为上下两场。上场

四出：《晋爵》《密谋))《嫁祸》((刺杜》，

是马佩在夺取王位前后的一系列活动；

下场四出：《闹宴))《问巫》《闺疯》《血

偿》，描写了人物内心的冲突与挣扎。这样

完整的故事情节不仅体现出原作的故事框

架，而且符合中国人的叙事特点，这个故事

展现了一个人由英雄向暴君转变的过程，令

人叹息，也引人深思。

徽剧((惊魂记势把《麦克白》的故事放

置在春秋时期的卫国。赵国入侵卫国，卫

国将军子胤率军打败赵国，归国途中遇到

三位神仙，他们给了子胤三个预言，第三个

预言是他会成为卫国的君王。子胤将信将

疑，可是随着前两个预言成为现实后，他

的野心开始滋长了，在夫人的怂恿下，子胤

杀死国王，登上王位。但当国王的日子并不

快乐，他每天都沉浸在欲望与道义的痛苦

挣扎之中，他变成了一个暴君。几年后，被

他赶走的前朝臣子兴师复仇，子胤战败身

亡。全剧共分《预言》《封赏》《密谋》((血

剑》《绝杀》《惊魂》《血手》《血债))等八

个场次，将麦克白的故事从头至尾讲来，让

观众看到麦克白是如何踏入万劫不复的深

渊的，这样有头有尾的叙事方法很中国化，

利于中国观众的接受。

故事既已是中国化的，那么相应的，在

舞台上展示的一切，无论是装扮还是表演

以及舞台美术都应该是符合戏曲舞台的基

本特征的。

绝大多数改编的戏曲作品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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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照各自剧种的装扮规矩扮相，即使有

些变化，也还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昆剧

《血手记》在1986年的演出中，马佩由生

行应工，他头戴夫子盔，口挂长黑三，穿绿

靠，披斗篷；马佩夫人铁氏则是束裙，加长

水袖；将军杜戈由净行扮演，勾脸、扎靠，

以鬼魂出现时，头披黑纱，在自满髯口中

加系红髯。这样的装扮和我们惯常在戏曲

舞台上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剧

中的三个女巫却与戏曲中的人物装扮有些

差异，她们是前后有脸的“两面人，’，她们

分别代表的是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虽

然与传统装扮略有不同，但总体还是戏曲

化的。

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简洁空灵，经常

是空无一物的，这和西方戏剧所推崇的写

实风格大相径庭。在((麦克白》的诸多戏

曲改编中，舞台设计大都突出了中国的美

学原则，以写意为主，在简约中蕴含着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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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如在越剧《马龙将军》中，全剧用

“布幡”和“假面”为舞台布景。在最后一

场马龙自刎身亡的戏中，舞台上挂满假面

木偶，马龙身后是一个硕大的假面具，当马

龙自刎时，面具扯动了十几米长的红布，刹

那间，血红色的布匹翻腾，犹如汩汩流出

的鲜血，死去的马龙倒卧在这血海中，隐喻

着马龙涉血前行，最终只能用血来为自己祭

奠。《马龙将军))的舞台布景并不繁冗，却

于简明中蕴含着深意。

如在((血手记》中，为了表现马佩内心

的阴暗幽深，每场戏均以夜晚为背景，舞

台以黑幕、平台，以及由平台组合的高台构

成，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充分展示出了中国戏曲舞台的魅力。

昆剧《夫的人))的舞台深得中国传统

戏曲舞台之神韵，舞台上只有三把红色的

椅子，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内心的变

化，三把椅子的摆放也在不断地变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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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或立，或并排或重叠，成为含义不同的

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椅背构成巨大的

框架，人或坐或站，都始终在框中，无论如

何也跳不出这个框，麦克白夫人跳不出这

框，这框就是束缚她思想的绳索，跳不出

这框，就难以获得精神的自由。简单的设

计却可以给人丰富的联想，这正是中国传

统戏曲舞台的重要特征。

中国的戏曲剧种众多，带有浓郁的地

域特色，这和莎剧无论是在美学理念、演

出形式还是观众的审美习惯上都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这给改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戏曲是高度综合的艺术，它用唱念做打的

方式将多种艺术元素融入其中，同时，各剧

种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地域文化的直接

影响，这就造成了剧种各自不同的特色。在

对莎剧的改编中，需要克服文化上的种种

障碍，不仅要使莎剧中国化，还要彰显出各

剧种的鲜明色彩。

事实上，各剧种在对((麦克白》进行改

编时，创作者都在如何突出剧种的特色上

下了大功夫，也取得了_一些可喜的经验。

如川剧((马克白夫人》便是一出川味

十足的作品。《马克白夫人》由著名编剧徐

蕖改编，田蔓莎演出，这是一出短剧，也

是一出独角戏，演出时间只有30分钟。此

剧用马克白夫人的梦境，表现了马克白夫

妇弑君篡位，最后在极度恐惧中死去的心

理过程，视角独特。在剧中，马克白没有正

面出场，只是作为马克白夫人心中的记忆

出现。Jillilil分为高、昆、胡、弹、灯五种声

腔，高腔的唱腔变化多样，表现力强，《马

克白夫人》主要是高腔戏，此剧将高腔中

的唱、徒歌、帮腔等特征发挥得淋漓尽

致。帮腔是川剧的特色，它既可以用以抒

情，也可以用以评判剧中人物的行为，还可

以与剧中人物进行对话，展示剧中人的内

心世界，功能十分多样。在《马克白夫人》

中，帮腔便发挥了它的多种功能。当马克白

夫人伙同丈夫准备杀害邓肯时，帮腔唱道：

“唯我独尊才了然”，暴露了马克白夫人的

野心，而帮腔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不以为

然的意味，这是站在观众立场上的批评。

马克白夫人向着帮腔处做了一个制止的动

作：“嘘⋯一(小声)有些事，心头明白就是

了，不可说出来。”当马克白夫人取下刀准

备刺杀国王时，帮腔直截了当地唱道：“恶

女人丧尽天良”，给予了否定的评判。马克

白夫人则应答道：“哪个在骂?丧尽天良，

哼，你若处在我的位子上，也许比我更加恶

毒。”这一问一答，将马克白夫人隐秘而不

可告人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出来，她并不像

她标榜的那样坚强，她也会犹豫、动摇、害

怕，这是真实可信的。当马克白夫人死去

时，帮腔唱道：“背负谴责和内疚，黄泉路

上你慢慢行。”这是对她恶行的总结，也是

强烈的批判。

《马克白夫人》还将川剧中的舞蹈身

段在剧中大量使用。马克白夫人对水袖的

使用尤其使人惊叹。耍水袖是川剧旦角的

基本功之一，对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和

创造优美的舞蹈身韵有重要的作用。耍水

袖的基本技法可归纳为十种：拂、搭、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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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托、抓、抖、挽、转、扬。而运用这些基

本技法形成的水袖组合，则多达四十种，喜

时挽花舞袖，怒时耸肩抓袖，哀时抽泣垂

袖，乐时跳跃抛袖，是水袖运用的一些共

性。但在具体的运用中则需要演员根据角

色的不同来进行独具匠心的设计。在《马克

白夫人》中，演员田蔓莎通过一系列的水袖

动作，或收或放，将马克白夫人的狠、悔、

惧等诸多情绪传达出来，主人公难以言说

的内心世界通过水袖得到尽情的抒发。此

外，((马克白夫人》还运用了“水发”的技

巧。川剧演员将“水发功”概括为“梗、扬、

带、内、盘、旋、冲”等七个方面的技巧，在

剧中，演员用各种甩水发的方式来渲染马

克白夫人内心的惶恐，给观众以极强的视

觉冲击力。

变脸、吐火等是川剧特有的技艺，常在

川剧中出现，但这样的特技不应是为了技

术而技术，而应是和剧情紧密相关。在《马

克白夫人》中，导演将这种特技用于刻画

人物，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剧中，各色脸

谱的变幻不定，吐火的大小不同，时而如

火星，时而如烈焰，正是马克白夫人内心极

度不安的外化。表现手段的丰富多彩，正

是该剧的特色之_，此剧虽不长，却很好地

突出了川剧的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越剧《马龙将军》也是一部颇有个性

的作品。越剧是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剧种，

它以唱腔的委婉动听著称，擅长表现才子

佳人、家长里短的题材。用越剧来演绎《麦

克白》是出人意料的，有如小家碧玉的越

剧能表现黄钟大吕般气质的((麦克白》吗?

2001年，由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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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将军》以独特的越剧风味在舞台上呈

现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麦克白。越剧长于

抒情，创作者便把重点放在对人物的心理

刻画上，将笔墨集中于马龙夫妇的心路历

程，通过对其内心世界的充分展示，深刻

地描绘出人物内心被欲望煎熬的痛苦以及

由此而来的懊恼、暴虐、无奈，细腻地展示

了一个曾经崇高的灵魂如何一步步地走向

堕落，终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剧中用了

很多唱段来尽情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将

越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马龙夫人

姜氏离世前，马龙唱道：“原以为，夫荣妻

贵相守相依，／谁知道，巫神道我应称帝，／

我贪心，你纵容，／共把天欺，／开杀戒弑国

君，恤染山河除异己，／如今我，手掌生死

富贵有余。／⋯一／N头来，只落得，／孤孤怜

怜凄凄切切，，害人又害己，／我是害人又害

己啊!”在莎士比亚的原著中，麦克白和夫

人杀了邓肯如愿登上王位后，并未得到他

们期许中的快乐，相反，却陷入了痛苦的渊

薮，往事纠缠着他们，使他们不曾有过一天

精神的安宁。貌似坚强的麦克白夫人率先

精神崩溃而死，当麦克自得知死讯后，用一

大段独白来表现他的苦痛和迷惘。在《马

龙将军》中，马龙的大段唱段与原剧中所表

达的思想是一致的，表达了，人物复杂的情

感，后悔、自责、茫然交织在一起，刻画出

一个多面的人物形象。

越剧的“女班”是其重要的特征，即

越剧里的所有角色都是由女性扮演的，这

种方式使得越剧的阴柔气质更为明显。在

《马龙将军》中，由吴凤花扮演马龙，这

是戏曲舞台上第一个由女性扮演的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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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吴凤花没有在扮相上向豪迈魁梧靠

近，因为那非她所长，那样做很可能吃力

不讨好，也失去了越剧的优势。于是，我们

看到舞台上吴凤花扮演的马龙将军，并不

高大威猛，而一如越剧中带点阴柔气质的

武将，她下大力气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

努力把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当她站在舞

台上时，观众被她的表演所吸引，已经不

再考虑她像不像麦克白的问题了，而是随

着她的表演走向了麦克白的内心深处，她

就是麦克白。《马龙将军》的出现对于越

剧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是一种尝试，

越剧是不是可以在传统的题材之外，寻找

更多的题材来充实越剧的剧目；它也表现

出了一种自信，越剧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自

身的优势，寻找到与表面上看起来与自己

差距很大的作品之间的契合点，就可以创

作出优秀的作品。

此外，改编为婺剧的《血剑))和改编

为徽剧的((惊魂记》也各有特色。婺剧是

古老的剧种，它的表演浑朴粗犷，强调唱

功与做功，尤以武功特技见长，表演夸张

大气，这样的剧种风格很适宜演出《麦克

白》，婺剧((血剑》所展现的大起大落的人

物命运，大悲大喜的情感变化，极好地将

婺剧的剧种风格表现得酣畅淋漓。徽剧

的历史也很久长，它粗犷豪放、古朴典雅，

韵味醇厚。徽剧的表演形式丰富，讲究身

段，多以小唢呐伴奏，配以大锣大鼓，有人

将徽剧喻为中国戏曲的泼墨写意。在((惊

魂记))中，音乐唱腔以“皮簧”为主，用青

阳腔点缀，剧目与剧种的艺术风格浑然一

体，相得益彰。

中国戏曲对莎剧的改编，有一个很重

要的目标，便是希望通过外来的题材，努力

开拓挖掘出戏曲作品中的新思想和新的表

A-Y-段，来更好地提升戏曲的表现能力。

2015年由上海昆剧团演出的小剧场

昆剧《夫的人》，便对此作了积极的尝试。

《夫的人))之“新”，首先体现在新的切入

点上，此剧定位为是一部“女性心理剧”，

该剧只有80分钟，以麦克白夫人为中心人

物，此剧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

用意识流的手法将触角深入到麦克白夫人

的内心。剧中揭示了麦克白夫人伙同丈夫

杀死国王的真实动机，并非是对权力的渴

望，而是出于爱：“非只为荣华富贵，但求

不必四海征战，夫妻不离不弃。”因此，她

在丈夫当上君王后的痛苦，亦非仅是受良

知的折磨，更是因为麦克白性情大变，暴戾

多疑，昔13的柔情蜜意不在，恩爱已逝。麦

克白夫人是带着对爱的绝望离开人世的。

这无疑是对《麦克白》及麦克白夫人形象

的新阐释。

麦克白夫人为爱而生，她把全部生活

的重心都放在丈夫身上，他的成功便是自

己的价值，而当有一天，爱已不在时，自己

的生活便全然没有了方向。整场演出是麦

克白夫人的内心独白，她一次次地重复着：

“我是夫人，二八年华，嫁入夫家⋯·我的

夫，骁勇善战，气宇轩昂，他，乃盖世英雄

也!”同样的话，每次说来，其中包含的味

道却不尽相同，有时是自豪，有时是疑问，

有时是否定⋯一这是一个孤独迷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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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语，是一颗在痛苦中难以自拔的心。当

她把心寄托在丈夫身上，失去了自我时，她

找不到心灵的归宿，也找不到自己。在剧

中，“洗手”的细节贯穿了麦克白夫人行为

的始终。在原剧中，麦克白夫人因为无法

排遣的自责，每夜在梦游中不停地洗手，想

把那曾经染满鲜血的手洗干净，近似强迫

症的行为投射出麦克白夫人内心极度的惶

惑。((夫的人》把麦克白夫人洗手的行为放

大了，由一个潜意识下进行的动作来窥探

一颗焦灼不安的心灵。主演罗晨雪巧妙地

运用了戏曲中的云手，结合水袖的动作，给

人以深刻的印象。

《夫的人》是受《血手记》中《闺疯》

一折的启发而作的，它将我们习见的贴在

麦克白夫人身上的标签，如冷酷、刚强等撕

去，力求用新的角度来对人物进行重新的

定位与理解，在麦克白夫人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没有真正独立精神的女性所承受的痛

苦和重压，发人深思，这样的阐释已经超

越了《麦克白》本身，有着普遍的意义。

《夫的人》中的男主演是由谭笑、黎

安、吴双三人扮演的，分别以小花脸、小生

和花脸三种行当轮流出现，他们是麦克白

夫人梦境中的夫君、对手和敌人，这正是

麦克白夫人潜意识的再现。罗晨雪的表演

则包括了闰门旦、正旦、刺杀旦和武旦的

元素，对演员的表演有较高的要求，也是

对新的表演方式的探索。

在对《麦克白》的戏曲改编中，20世纪

80年代台湾导演吴兴国导演的京剧《欲望

城国》是一部在表现手法上积极开拓创新

的作品，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在吴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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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许多京剧演员过分重视技巧，却常忽

视了对角色的个性化的塑造，容易陷入把

技巧展示当作塑造人物的惯常思路中，他

希望用《麦克白》这样有着鲜明深刻性格

的人物形象的剧目来为演员的表演进行拓

展，同时，他也认为，京剧的表现手段应该

是不断发展创新的，只有这样才能表现更

为广阔的题材。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欲望城国》处

处可见打破常规的做法。如演员的装扮不

完全按京剧行当的穿戴，而力求更符合剧

中的人物。《欲望城国》的故事也发生在中

国，麦克白在剧中即为敖叔征。敖叔征以

武生应工，与麦克白的武将身份相符，敖

叔征的装扮大致遵循武生的扮相。但敖叔

征夫人的装扮与旦角的传统却有差异，她

眉心有一颗红痣，很引人注目，给人冷酷之

感。她所穿的服装宽袖，有尾裙，不似任何

一个行当的旦角服饰。装扮上的更改仅是

吴兴国在表面上的突破，他更为关注的是

对行当表演的突破。吴兴国认为，对行当

的严格划分往往限制了演员的创造力，在

刻画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时常常会显得力

不从心。事实上，敖叔征的形象塑造结合了

武生、老生、大花脸的表演特征；而夫人的

表演也结合青衣、花旦、泼辣旦的个性特

点。吴兴国既是该剧的导演，也是主演，扮

演敖叔征。从他的表演中看得出，他是从

塑造角色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恪守于行当

的规范，有的地方甚至借鉴了话剧的表演

方法。吴兴国的表演细腻生动，注意对细

节的处理。如在《国王封赏》这场戏中，敖

叔征刚从女巫那里得知了预言，并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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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但突然间，国王真的封赏了他，女巫

的预言竟然灵验了。吴兴国的表现是惊得

一只脚悬在空中，大气也不敢出，瞪着眼

张大了嘴，在和同行的孟庭对视后，又抬头

看天。一连串的动作把敖叔征的困惑、惊

讶、喜悦、不安都表现出来，让观众完全能

感受到敖叔征此时的复杂情感。在《谋害

国王》这出戏中，吴兴国更是准确地表现

出了敖叔征的紧张，杀还是不杀，这是他必

须要马上解决的问题，—方面是情与理，一

方面是无法放下的欲望，这两种情感在他

心中猛烈地交锋。在剧中，敖叔征的面部

表情十分丰富，将内心最隐秘的世界清晰

地呈现于舞台上，富有感染力。敖叔征夫人

的表演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她在“洗血

手”这场戏中，不断重复着洗手、搓手、甩

手、抖手的动作，伴以大段唱段，洗不净的

血手令她心烦意乱，突然间，她如同见了鬼

魅，惊恐地东躲西藏，这时她的表演已经

没有了行当的条条框框的约束了，只有如何

塑造人物这个唯一的任务了。

莎剧的中国戏曲改编，是两种不同文

化的碰撞与结合，莎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

四百余年来不断在舞台上被搬演，可以在

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演出，被不同文化背景

的观众所接受。而中国戏曲的活力则体现

于它能够积极接纳异质文化，并通过改

造吸收后成为壮大自己的力量。莎剧的中

国戏曲改编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

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食洋不化，把

原作简单化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

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思考两种文化的特

质，只有这样方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所在。

王永恩：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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